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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居
周明金

两家邻居又打起来了，打得沸沸
扬扬，鸡犬不宁，惊动了公安派出所。
“110”载着两名警察火速赶到现场的
同时，也跟来了“120”。是什么让他们
两家大动干戈，两败俱伤呢？ 为了公
山（山墙）公界（地界）一面墙（应该共
同拥有的山墙）！

话得从头说起：2006 年 8 月，街
道市民张三丰等人筹资在镇区东部

征地 250 余亩建起一处新农村示范
点———“小镇风情园”。 园内开挖一
口人工湖， 人工湖的四周是水泥硬
化路面，路边建有绿化带，栽种着鲜
花绿草和各种各样的风景树。 四周
自然成了宜居地。 钟家从人工湖北
面买了两间坐北门朝南的房基 ，崔
家也从开发商手里买了两间坐北门

朝南的两层商品小楼，崔家、钟家两
家紧邻应该是公山公界。 钟家两口
子举债买了地皮后， 一同出去打工
挣钱。 据说这几年还完了债还攒够
了建房钱，便打算今年把房建起来，
同崔家商量公山的事宜， 崔家说随
行就市，别家掏多少公山钱，你就掏
多少， 建高建矮我没意见———其实

也够不着有意见。
同钟家接屋连山的有三

家没建 ， 听说钟
家要建房 ， 三家
一合计 ， 决定一
起建 。 一
来互相有

个照应 ，二来接头不会漏水 ，并且
一致决定都建三层 。 崔家不高兴
了 ：“按照迷信说法 ，你家房子在右
边 ，是下手 ，下手房子建高了对我
家不利 。 ”钟家说 ：“建一次房不容
易 ，与我一起建房 ，他们都建三层 ，
我建两层 ，以后要单加一层费事不
说 ，还会漏水的 。 你也可以一起再
加一层嘛！ ”

崔家觉得钟家说得在理 ， 也没
过分要求 ，可等到钟家三层墙建起
准备结顶 ，崔家不愿意了 ，说钟家
砌三层墙的时候 ，把他家的房子压
炸裂了 ，坚决不同意钟家再建 。 钟
家为了做邻居 ， 重新从房内立柱
子 、架驼梁 ，拆掉砌在公山上的山
墙，砌在自家的驼梁上。 费工费料，
自认倒霉 。 12 厘米的公界也不要
了 。 可是崔家不依不饶 ，非要钟家
给他修房子不可。 钟家说：“只能说
明你买的房子地基不牢固 ，建得不
扎实 。 再说了 ，你家的房子炸裂了
也不是新印子 ，凭什么说是我建房
压炸裂的呢？ ”

崔家找来开发商，开发商钱已到

手，当然不会主动承担责任，推说与
他无关。 崔家就不念及手背邻居低头
不见抬头见的关系，也不管“远亲还
不如近邻”情谊，三番五次地吵上门，
骂上门，拼死拼活，非要钟家陪他 10
万元。 钟家本来就感到窝囊，这不是
明显地欺负人吗？ 一口气上不来，背
过气去。 经过长时间抢救、住院治疗，
才有好转。 崔家眼见索要无果，搬来
高龄多病的老娘， 躺在钟家房里，跟
钟家对上了！

所以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后来经过派出所调解，周围邻居

共同做工作 ，钟家 “赔偿 ”崔家一万
元，崔家偃旗息鼓，不再纠缠。 但仇是
结下了！

我不由得又想起“六尺巷的故
事”。 据《桐城县志略》记载：
清康熙时， 文华殿大
学士、 礼部尚书钟英
世 居 桐

城 ， 其

府第与吴宅为邻， 中有一属钟家隙
地，向来作过往通道，后吴氏建房子
想越界占用，钟家不服，双方发生纠
纷， 告到县衙， 因两家都是显贵望
族 ，县官左右为难 ，迟迟不能判决 。
钟英家人见有理难争，遂驰书京都，
向钟英告之此事。 钟英阅罢，认为事
情简单，便提笔蘸墨，在家书上写出
诗四句：“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
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
年秦始皇。 ”钟家得诗，深感愧疚，毫
不迟疑地让出三尺地基，吴家见状，
觉得钟家有权有势，却不仗势欺人，
深受感动， 于是也效仿钟家向后退
让三尺。 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
道，名谓“六尺巷”。 两家礼让之举亦
被传为美谈。

钟家、崔家不需要各让出三尺成
为巷，但如果都能从“邻居关系处好
了比什么都强”的角度出发，还会有
上述的结局吗？

浓浓故乡情
范广学

七奶的儿子儿媳在市里上班，孙
子上大学。 儿子开车来接过几次，七
奶不去，对老庄子的一草一木、一路
一水都有感情，离不开了。

四年前老头子突然走了 ， 七奶
受不了打击，一下子病了，儿子开车
把老母亲接走。 七奶在儿子家住了
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回去，不是儿
子儿媳不孝顺，而是住不惯楼房，不
能串门 ，也没人说说话 ，出门走走 ，
也分不清东南西北。 有一次稍走远
了点 ，迷了路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
打儿子手机， 儿子正在一个县城里
检查工作， 结果是儿子打的“110”，
警察给送回的。

儿媳太爱干净 ， 每 天 地 板 、
桌 椅 、柜 子 拖 来 擦 去 ，七 奶 看 不
顺眼 ，对儿子埋怨 : “俺庄子的人
都像这样讲究 ，那脚还能下地走
路不 ？ ”

儿子说 :“让她干干吧，权当锻炼
身体了，省得有‘三高’。 ”

七奶回到了老庄子，就再也没有
去儿子家了。

每年的清明节儿子回来看看母

亲，再去老坟地上个坟，陪母亲住两
天。 七奶知道儿子工作忙，孙子要上
学，儿媳是医生，更忙，过年还要值班
呢。七奶这些年过年过节都是在镇上
教书的女儿接去过的。

今年孙子考上了同济大学，一家
子人乐开了花。七奶说老祖坟头上冒
青烟了，孙子上名牌，将来是个人才
啦，老祖宗都在暗中保佑着哩，得好
好庆贺一下。

双休日， 儿子开车带一家人回
了，走到镇上买了烟花和鞭炮，噼里
啪啦在老坟地放开了，吓得小鸟儿乱
飞，多年没有生机的老庄子又忽地热
闹起来。

那些搬到镇上和县城去住的老

邻居得到喜讯一个个赶回老庄子来

庆贺。 七奶吩咐儿子找人来打鱼，门
口包的那个水塘两年都没打鱼了，鱼
肯定肥，得好好让老邻居们饱尝一下
口福。

儿子说 :“妈，我姐在镇上栏桂坊
大酒店订好了， 都去那儿吃酒席，多
年的老乡亲们难得一聚，俺们好好拉
拉家常。 ”

七奶的儿子我叫小叔，小叔打我
手机，说我人熟，让我找个中巴车，中
午把乡亲们拉到酒店去，又让我负责
陪酒敬烟。我说，小叔你为难我了，我
又不会喝酒抽烟的，小叔火了 :“你这
个书呆子，不会喝还不会劝么！ ”

小叔办事一贯大方， 人缘又好，
这一下子来了不少人。本来计划是订
三桌的，陆陆续续又有人来，加上是
双休日，小孩子们不上课，也来凑热
闹，临时加桌。 人们一个个地往小叔
手中送红包，说是给大学生路上买水
喝的，小叔硬是不收，说：“乡里乡亲
的来看看，我就高兴，咋能让你们破
费呢，你们的心意我领了，红包我是
万万不能收的。 ”这些人不愿意，说：
“这是俺的一点心意，不收，俺也不好
意思坐了。 ”

我赶紧附在小叔耳边小声说 :
“小叔，他们都实在，先收着，回来找
时间再退还吧。 ”

席间，小叔站起来向大家敬酒 ，
小叔一沾酒就脸红， 红着脸激动地
说 :“今天我很开心很感动 ， 感谢父
老乡亲们来庆贺！ 大家没有忘记我，

我也没有忘记大家，多年前，我们都
住在一个庄子里，彼此相帮，乡情浓
浓，热热闹闹。 当年，我是俺庄子里
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忘不了
乡亲们前来庆贺的场面， 更忘不了
我在外地上大学姐姐当老师的那些

年月，家里难也没劳力，乡亲们没少
帮忙出力 。 俺们庄户人家纯朴 、善
良 、热情 、能干 ，这些年来从庄子里
走出去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混得像

模像样的！ 庄子虽然空了， 没人气
了，但我们的情意还在！ 来，为我们
的友情共同干杯！ ”

晚上，回到老屋，小叔把送红包
的人名和金额记在了一个小本子

上，安排我抽时间把红包一一退回，
并感慨地说这辈子欠的情怕是还不

清了。
过了一会儿，七奶又拿来一个红

包，说是杨四奶奶给的，七奶说：“四
奶中午在酒店附近收纸箱子时就看

到了你们。 ”小叔说：“四奶咋不进去
吃饭呢？ ”七奶说：“她一个收破烂的
可能不好意思。 ” 小叔说 :“这有啥，
走，我去看看她。 ”


